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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吕思回到客栈时天色已经微亮，他刚打开房门，刘

彩銮突地在身后叫他。吕思回身瞧向刘彩銮道：“原来

公主早醒了。”刘彩銮微笑道：“我哪里是早醒了，我是

根本就没有睡。公子进屋说话。”说完回身进屋。

吕思将自己的房门锁上，转身向刘彩銮的房间走

去。进了房间，刘彩銮与吕思相继坐定。吕思见房间内

只有东方长年被五花大绑在椅子上，却不见其他人，

于是问道：“赵氏姊妹还没有把那个丫头押回来吗？”

刘彩銮惊讶道：“公子见过赵氏姊妹了。”随即庆

幸道：“我派她们去保护公子，果然没有错。”

吕思正要说话，赵氏姊妹的脚步声已经在门外响

起。赵氏姊妹见房门半掩，知道吕思正在房中与公主

叙话，便轻轻地敲了敲房门道：“禀公主，我们回来

了。”刘彩銮回答道：“你们进来吧。”

赵氏姊妹将宗婉儿推入房中，宗婉儿瞧见吕思

后，口中“嗡嗡”地叫着。吕思知道她被封住了哑穴，

便向赵惜容道：“请姐姐解开她的穴道，我倒要听听她

会说些什么。”赵惜容应了一声“诺！”随即点开宗婉

儿的穴道。

宗婉儿叫道：“憋死我了。” 又活动了一下筋骨

道：“你们是要将我弄残废了才开心吗？” 赵惜容怒

道：“你……”宗婉儿道：“我怎么得罪你了，你非要点

住我的穴道，让人家想要帮助吕公子都无能为力。”

赵惜容道：“你什么时候要帮助公子了？”赵惜颜

道：“是呀！若不是我们姊妹二人捉住了你，只怕此时

你早就逃远了。”宗婉儿指着东方长年道：“你们有这

个傻瓜做人质，我又能跑到哪里。”

赵氏姊妹闻言，答不出话来。吕思冷笑道：“我让

你将我带到郭爻住处，你为何要将我引到郭小玉的卧

室？”宗婉儿叫屈道：“这月黑风高的……”突地想起

自己的言语不合适，尴尬地笑了笑道：“我承认昨夜月

光朗朗，可是我之前只进过郭府一次，而且还是夜间

去的，我哪里记得那么清楚。”

吕思道：“如此说来，倒是我冤枉你了？”

宗婉儿连连点头道：“公子确实冤枉我了，不过我

也不想追究。既然是误会，我们都不要再提了。”

吕思盯着宗婉儿上下打量，宗婉儿被瞧得甚是不舒

服，噘嘴道：“公子如此瞧人家，就不怕公主生气吗？”

刘彩銮面上一红，斥道：“我为什么要生气，你少

在这里挑拨离间。”

吕思向刘彩銮道：“公主不要将她的话放在心上，

这丫头刁钻得很。” 转向宗婉儿道：“你不是记不得

路，你是借我的手去偷你的宫绦，要不要赵氏姊妹将

你身上的宫绦搜出来呢？”

宗婉儿狠狠地瞪了吕思一眼突地笑道：“公子说

什么偷呀，人家是觉得你武功高强，因此才想让你帮

人家讨回宫绦，谁知道你竟与仇家之女郭小姐有私

情呀！”

吕思忽地起身道：“你再敢胡说八道我立刻废了

你的武功！”

宗婉儿闻言，吓得咋舌摆手道：“婉儿错了，公子

请……请坐。”吕思哼了一声坐了下去。宗婉儿转了转

乌黑的眼珠后瞧向刘彩銮笑道：“公主昨夜没有前去

当真遗憾。”

刘彩銮微笑道：“你且说来听一听。”

宗婉儿便将昨夜之事绘声绘色地讲了起来，只是

隐去了自己偷盗宫绦的情节。说完向刘彩銮道：“我绝

对没有说谎，不信你可以问问这两位姐姐。”

刘彩銮向赵氏姊妹瞧去，赵惜颜道：“我和姐姐瞧

得清清楚楚，启明仙尊的确败在公子手中。”

刘彩銮向吕思道：“公子战败启明仙尊之事只怕

不需多久即会传遍江湖，公子以后少不得麻烦了。”

吕思道：“此话怎讲？”

刘彩銮道：“启明仙尊位列三仙之一，你将他打败

了，天下武功第一的名头已经指日可待。试想习武之

人谁不想争夺天下第一的名头？只怕今后找你比武之

人会络绎不绝。”

吕思道：“公主分析得甚有道理，我虽无争强好胜

之心，但是也挡不住别人争夺之意。”

宗婉儿叫道：“傻东方你怎么啦？”

吕思向东方长年瞧去，只见他面色绯红，额头青筋

暴起，口中“嗡嗡”地叫着。

（未完待续）

秋风又起，秋意渐浓，我站在窗前，目光忍不住落

在窗外那片绿———一帘丝瓜瀑布正在风里摇曳，宽大

肥厚的叶子层层叠叠铺满整面墙，金黄的花朵像撒在

绿绸上的星星，一根根又细又长的丝瓜垂在其间，风

一吹，满墙绿意都跟着摇晃，晃得我心里软乎乎的。

自从楼下有了这方小菜园，每年清明过后，我总

会在栅栏边撒几粒丝瓜种子。不用特意松土施肥，用

不了几日，嫩嫩的芽尖就会顶破泥土，怯生生地探出

来。到了六月，似火的骄阳晒得人睁不开眼睛，丝瓜藤

已顺着栅栏悄悄爬上墙，卷须勾住窗台的边角，一点

点蔓延，没多久就把整扇窗裹进了浓绿里。燥热的仲

夏，只要推开窗，满目的绿意潮水般涌进来，顿觉一股

清凉拂面而来。一群蜜蜂绕着黄花嗡嗡转，几只漂亮

的蝴蝶在叶尖上扇动翅膀，再过些日子，黄花下就结

出一根根胖乎乎的小丝瓜，像一群戴金冠的小精灵，

藏在绿叶后面和我捉迷藏，如果稍不留意，就有几根

漏网的丝瓜在悄悄地变粗变老了。

每次站在窗前，看着窗外那片绿色瀑布，我的记

忆总忍不住往回飘———飘回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

故乡，飘回到那个围着丝瓜架的四合院。那时候物资

匮乏，饭桌上总离不开自家种的蔬菜，南瓜、茄子吃多

了，小时候，我一见到它们上饭桌就想哭，一直到如今

连碰都不碰，唯独丝瓜，怎么吃都吃不腻。在我家四合

院东墙边，立着四根木柱搭的丝瓜架，每年夏天，丝瓜

藤蔓顺着木柱爬满顶部，茂密浓郁的叶子遮挡住火辣

辣的太阳，丝瓜架下就成了天然的凉棚。

从夏到秋，我家的饭桌就摆在丝瓜架下。白天，我

搬个小板凳在丝瓜架下读书写作业，阳光透过叶缝洒

下点点碎金，落在我的书本上；姐姐在旁边摘丝瓜花，

偶尔揪根藤蔓逗我，我就追着她在架下跑，笑声撞在

茂密的叶子上，很快就弹了回来。到了晚上，妈妈会在

凉棚下铺一张芦苇席，我和姐姐躺在上面，仰着头看

满天繁星。丝瓜叶子在风里沙沙作响，妈妈的声音轻

轻柔柔的，讲牛郎织女隔着银河相望，讲织女织的云

锦有多美……我盯着架上垂着的丝瓜，总觉得它们也

在凝神谛听，不然怎么会一动也不动，连风来了都舍

不得晃呢？

那时候的丝瓜，是妈妈手里变不完的美味。她总

踩着晨露摘最新鲜的丝瓜，清炒时加点菜园里摘的鲜

辣椒，再撒点蒜末，鲜得能让我多吃一碗饭；做汤时撒

点葱花，卧个鸡蛋，汤色清亮，喝一口满是清甜。我最

馋的，是妈妈做的丝瓜面鱼汤———她把面和得软乎乎

的，用勺子舀着下进锅里，煮得滑溜溜的，再放进切好

的丝瓜片。面鱼吸满了丝瓜的鲜，入口又软又嫩又筋

道，我总能连汤带面吃一大碗。还有河边的河蚌，我和

姐姐放学就去摸，回家交给妈妈，她会把河蚌肉剔出

来，在锅里熬出浓白的汤底，然后下手工擀的面条，最

后放上丝瓜和调料。丝瓜手擀面终于上桌了，迫不及

待地尝一口，浓郁的鲜香溢满唇齿之间，现在想起来，

还像含在嘴里一样，连带着河边的青草香、姐姐的笑

声，都一并印在了记忆的最深处。

只是后来，妈妈走了，那架丝瓜、那碗面鱼汤、还

有架下讲故事的声音，都成了再也回不去的从前……

秋风又起，秋意正浓，菜园里的黄瓜、番茄早已不

见了踪影，唯有窗外那一帘丝瓜瀑布，仍蓬蓬勃勃地

在秋风中笑着，风一吹，叶子沙沙作响，像极了妈妈当

年的声音。我把手伸出窗外，想碰一碰那垂下来的丝

瓜，不经意间，指尖却触到了一阵清风———原来那些

藏在心底的思念，就像这爬满窗台的绿色，一抬头，就

入了眼，就溢满了心房。

绿色上窗台，思念满心房
段邦芹

我的父亲是军人，常年不在家，直到我5岁时

才算陪在身边。母亲那时也有自己的生活与难处，

便经常把我放在奶奶家。别的孩子放学，急着找爸

爸妈妈，我早学会了自己待着，久而久之，离家便

没有那么可怕。

到了青春期，我和家里的矛盾多起来了。那时

只想着离开，仿佛只要考上大学，换一座城市，生

活就会豁然开朗。后来上了大学，我竟有一种解脱

感。宿舍小得转身都嫌挤，食堂的饭也未必合胃

口，可没有人天天问去了哪里、几点回来，我就觉

得自由得很。

这种性情一直延续着，就算工作了，成家了，

离父母更远了，平日也并不会时时惦记。当然，电

话会打、节日会问候，听说他们累了病了也会心

疼，可那种心疼更像是对他们辛苦的体谅。我知道

父亲操劳，知道母亲不容易，所以希望他们少做点

事，吃好一点，睡好一点。说到底，仍有几分理性，

像是长大的孩子在努力把欠父母的关心补回来。

最近几个月，这种感觉有些变了。有时并没发

生什么事，我坐在书桌前，或者晚上刚刚躺下，会

忽然想起他们。不是想起某一件往事，也不是家里

出了什么麻烦，只是突然很想知道，他们今天吃了

什么，父亲是不是又出门忙了，母亲最近睡得好不

好。想到这些，有时会打个电话，其实也没有多少

话，无非是天气、吃饭、工作这些老话题，说不了多

会就挂了。挂断电话以后，心里会安稳一些。

小时候觉得父母是家里最牢固的存在，像墙，

像屋顶，仿佛永远在那里。年轻时只顾着往前跑，

觉得来日方长，过年会见，明年也会见，忙完这一

阵再回去也不迟。可年岁渐长才发现，“以后”这

两个字其实并不可靠。头发白一点，动作慢一点，

体检单上多几个需要留意的数字，都是时间留下

的印记。它不敲锣打鼓，只是一点一点告诉你，他

们并不会永远站在原地等你。

父母还在，电话还能接通，进家门还能看见牵

挂的人，这是多么寻常，又多么容易被忽略的福气。

现在，时不时就想回去看看，会在没事的时候

给家里打个电话，也会希望父母慢一点老。如果一

定要给这种变化找个说法，我想，大概不是乡愁，

而是人到一定年纪后，对“他们还在”这件事，终

于生出了珍惜。

容易被忽略的福气
王鹏


